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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春风沉醉的晚上》写于 1923 年，虽然延续了郁达夫一贯忧郁苦闷的风格，
但蕴含着希望的光芒与人文关怀。作者的目光从知识分子延伸至工人阶级，小说通过邓
脱路贫民窟、街道、工厂等场景的空间转换，以空间为线索推动叙事发展，展现了当时
上海与“我”和女工陈二妹同样贫苦的人们的生活状况。从空间视角来看，物质空间、
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多重叙事对人物形象塑造和小说主题深化具有重要作用，值得深
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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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沉醉的晚上》的空间叙事研究
□ 马懂瑞

对于《春风沉醉的晚上》，许子东说：“作

品的主题，与其说是明确的‘社会主义思想’，

不如说是复杂的感叹，感叹‘现代寒士’的‘我’

（知识分子）与烟厂女工之间的异和同。”[1] 从

空间叙事的角度解读这部小说，与这个观点不谋

而合。小说讲述了落魄知识分子“我”和女工陈

二妹因同住贫民窟碰巧成为好朋友，两个贫苦的

人在动荡的时代互相安慰与鼓励的故事。从空间

视角出发，可以观察到不一样的叙事进程。从“我”

和二妹生活的物质空间，到人际交往的社会空间，

再到内心复杂的心理空间，这种多层次空间的交

织，生动展现了时代的苦难和个体的生存状态，

特别是对工厂空间的间接叙述，体现了作者对无

产阶级的关注。“我”与二妹之间的友谊与理解，

成为小说情感表达的重要部分。这种跨阶层的交

流与人物对比，展现了郁达夫对个体命运的关注，

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

一、物质空间

1. 狭小且破败不堪的贫民窟

《春风沉醉的晚上》中，物质空间的变换是

推动故事发展的主要线索。小说开篇描写了“我”

在上海的三次住所变动：静安寺监房—跑马厅栈

房—邓脱路贫民窟。表面看是地理位置的变换，

实则体现人物生活环境与氛围的转变。因此，分

析物质空间的细节有助于全面了解人物形象，也

能洞察作者的创作意图。

每个人的房屋本应是私密空间，但小说中

的“我”连这点隐私都无法拥有，因为房东将楼

层隔成两间，外间住客必须经过“我”的房间出

入。“邓脱路的这几排房子，从地上量到屋顶，

只有一丈几尺高。我住的楼上的那间房间，更是

矮小得不堪。”[2] 贫民窟的房屋不仅矮小破败，

连楼梯都是用破铜烂铁搭建的梯子替代。“用了

这张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个二尺宽的洞里一

接，即能走上楼去。”[2] 小说用“矮小”“黑沉

沉”“猫额那样大”等词概括了主人公“我”的

居住环境。在如此狭小的空间里，家具不得不一

物多用，白天的书桌晚上就当床。小说中出现的

家具并非偶然，“家具陈列于建筑物中，具有这

样一些暗含之义：它似乎就是一件便携式的小型

建筑作品……电影制作人和小说家尤其擅长利用

这一点，即通过描述人物居住的环境来展示人物

的性格特点”[3]。“我”的房间只有画架和用旧

书堆成的桌子，生存的拮据状况一目了然。二妹

的房间里有床、半桌、板箱、圆凳，虽然清贫却

干净整洁。不同的家具展现了人物不同的生存状

况与性格特点，二妹的整洁与贫民窟的脏乱形成

鲜明对比。贫民窟是“我”和二妹共同的物质空间，

而家具作为大空间中的小空间，展现了人物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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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微差别。

上海租界与贫民窟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物质空

间，构成了叙事空间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它们不

仅为故事提供了具体场景，更深刻隐喻当时中国

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狭小破败的贫民窟仿佛是

时代的阴影，笼罩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这

里的房屋低矮阴暗潮湿，街道狭窄肮脏，空气中

弥漫着贫穷与绝望的气息。人们为了生存奔波劳

碌，却难以摆脱贫困的枷锁。“我”作为小说主

人公，生活在这个贫民窟中，命运与这个时代紧

密相连。

2. 工具性空间的工厂

正如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中所说：“资

本主义是通过对空间加以征服和整合来维持的。

很长时间以来，空间都不再是一个被动的地理学

的中心，或者一个空洞的几何学的中心。它变成

了工具性的。”[4] 这里的工厂正是资本家统治无

数像二妹这样的工人的工具性空间，因此二妹对

这里充满怨恨。她每天起早贪黑地辛苦工作，所

得报酬却难以维持生计，这正是资本家对工人阶

级的剥削与压迫。工厂是资产阶级的工具性空间，

而工人又何尝不是资本家牟利的工具？对二妹而

言，除了贫民窟，最重要的物质空间就是工厂，

这既是她谋生的手段，也成为阻碍她人生发展的

沉重负担。工厂更展现了空间与权力的关系，正

如福柯所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5]

空间场所的存在促进了权力的扩张，权力的空间

化有效地保障了权力的运作。在这部作品中，工

厂空间作为重要的间接叙述元素，扮演着关键角

色。工厂不仅是工人劳动的场所，更是他们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特定的物质空间里，工

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单调繁重的工作，身心承

受着巨大压力。郁达夫通过对这一空间的间接描

写，表达了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同情与关注，展现

了他对社会底层人民命运的关怀。

二、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

1. 穷困潦倒与物质社会的冲突

“只有当社会关系在空间中得以表达时，这

些关系才能够存在： 它们把自身投射到空间中，

在空间中固化，在此过程中也就生产了空间本

身。”[6] 由于“我”经常宅在家里，社会关系主

要产生于街道，无论是购买生活用品还是去邮局

取汇票都需要走上街头。街道作为公共空间，任

何人都可以使用。正如汪民安所说：“人人都可

以随时踏上街头，但人人都怀揣着隐秘的目的。

街道就是这样一个宽容的器皿，是一个不需要门

票就将任何人盛装起来的慷慨而巨大的器皿。”[7]

然而，即便是这样平等的公共空间，“我”仍与

物质社会产生了冲突。

随着气温升高，贫民窟污浊的空气加剧了

“我”的神经衰弱症状，因此“我”常在夜间外

出散步。春风沉醉的时刻是“我”难得的自由时光，

“一个人在马路中从狭隘的深蓝天空里看看群星，

慢慢地向前行走，一边作些漫无涯埃的空想，倒

是于我的身体很有利益。当这样的无可奈何，春

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

的时候才回家里”[2]。无论是身体放松还是思想

放空，这样的“春风沉醉的晚上”都成为“我”

夜间漫步的最优选择。白天，“我”要去邮局领

取翻译小说的汇票，顺便采购生活必需品。与夜

间散步不同，白天走在街上首先感受到的是厚重

棉衣带来的闷热，其次是因贫穷而产生的自卑心

理。然而晚上漫步街头时，“我”甚至会暂时忘

却微薄的积蓄和拖欠的房租，这都是街道美景带

来的片刻欢愉。作为公共空间，街道与贫民窟的

破败截然不同，这里的美好事物给“我”带来希望。

但这短暂的美好转眼之间就烟消云散，当“我”

横穿马路时，无轨电车司机用上海方言爆出的粗

鄙话语如惊雷般击碎了“我”的幻想，提醒着街

道上依然存在的阶级差异，一时的美好终究无济

于事。在估衣铺询问夹衫价格时，店员的嘲弄更

让“我”难堪。这些都是主人公“我”与物质社

会的冲突体现，贫穷既是“我”的生存状态，也

是冲突的根本原因。

2. 挣扎于颓废和情欲之间的觉醒者

人在社会交往中，总会与他人产生交集。这

种语言交流往往伴随着个人心理活动的“外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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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心理空间。主人公“我”

面对女工二妹时内心想法的变化，构成了小说最

显著的心理波动。起初，“我”对二妹仅持旁观

者心态，虽觉其可怜，却自顾不暇。随着两人日

渐熟稔，彼此敞开心扉。在与二妹的交谈中，“我”

开始反思自身处境：半年间虽偶有翻译，却浪费

了大部分时间。二妹误会“我”夜间散步是在行

违法之事，经解释后，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此

时“我”萌生情欲却努力克制：“你莫再作孽了！

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纯洁

的处女毒杀了吗？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

人的资格的呀！”[2] 这种理性克制与郁达夫笔下

其他男主人公形成鲜明对比，展现出逐渐觉醒的

内心世界。小说通过一段凌乱断续的思想波动，

生动展现了主人公复杂的内心冲突：既有对二妹

情欲与友谊的矛盾，又有人生理想与现实处境的

挣扎。从“我”身上不仅能看到人物自身的改变，

更折射出郁达夫创作风格的转变。与《沉沦》相

比，《春风沉醉的晚上》虽延续伤感基调，却透

出希望之光。“我”与二妹虽生活困顿却不显颓

废，彼此激励间，“我”摒弃了自我放逐的念头。

这种人物形象的积极转变，标志着郁达夫创作风

格的转折。

三、空间的叙事功能

1. 空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

“通过在叙事作品中书写一个特定的空间并

使之成为人物性格的形象的、具体的表征，则

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新方法——‘空间表征

法’。”[8] 小说中的“我”和二妹正是在相同或

不同的空间中展现出人物形象的不同发展轨迹。

他们共同生活的空间是贫民窟，而各自活动的空

间则是工厂和街道。在贫民窟里，同处困境的二

人能够相互倾诉、彼此鼓励。在工厂中，二妹收

获的只有疲惫与怨愤；而在夜晚的街道上，“我”

却获得了精神的自由。

从贫民窟到白天的街道，再到夜晚的街道，

“我”在不同空间中的转换，不仅展现了物理环

境的改变，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我”内心世界的

起伏与变化。贫民窟作为“我”日常生活的场所，

象征着贫困与绝望，这里的每一处都承载着“我”

对苦难生活的无奈与抗争。然而，当“我”走出

贫民窟，步入白天的街道时，尽管仍能感受到社

会的冷漠与不公，但外界的喧嚣与活力却在某种

程度上唤醒了“我”内心的斗志与希望。在二妹

眼中，“我”是一个失业的知识分子，对待同住

者友善而真诚，是个忠厚之人。但所处的社会空

间并未给予“我”生活的自由，反而让“我”感

到窒息，完全丧失了掌控空间的能力。最终，在

夜色笼罩下，“我”独自行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静静思考精神自由的真谛。夜晚的街道，没有了

白日的喧嚣与繁忙，却多了几分宁静与神秘。“春

风沉醉的晚上”这个充满诗意与梦幻色彩的短语，

不仅是小说的标题，更是主人公“我”心中的一

片净土，一个新生之地。在这个无拘无束的时空

里，“我”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这里充

盈着力量与信念，让“我”得以暂时逃离现实的

苦难，体验那份不受羁绊的自由。

2. 空间对小说主题的深化

“春风沉醉的晚上”这一空间意象构成小说

叙事的核心，整个故事由此展开。它既是推动情

节发展的叙事动力，也是串联故事各要素的纽带。

故事本质上是跟随“我”散步时的思绪，展开的

一场探寻命运、寻求答案的心灵旅程。通过标题

与内容的呼应，“春风沉醉的晚上”所蕴含的空

间特质投射到小说的整体架构中，形成独特的空

间隐喻。“我”在春风沉醉的夜晚漫步的过程，

实质上是一个寻找生存空间、追求自我认同的过

程。

小说通过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

三重建构，以细腻的情感描写和深刻的社会洞察，

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多维度的文本空间。

从私人空间来看，首先是静安寺路南的监房，

这里被描述为“自由的监房”，虽名为自由，实

则暗示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困境。鸟笼般的空间

形态以及周围凶恶的裁缝或可怜的无名文士等住

民，体现出主人公虽身处繁华都市，却过着贫穷、

困窘且孤独的生活，为后文展现社会对底层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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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压迫这一主题做了铺垫。其次是短暂出现

的跑马厅栈房，这一空间反映出主人公生活的不

稳定和艰难，暗示社会环境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强化了社会现实压迫下人物生存困境的主题。最

后是贫民窟，其拥挤和黑暗的特点深刻体现了底

层人民的极度贫困，凸显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和不

公，有力地支撑了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让读者

更能体会主人公及陈二妹等底层人物所承受的苦

难。

从公共空间来看，首先是街道。“我”白天

因取信上街，街上的繁华富丽与鼎沸人声，与自

身的贫困潦倒和孤独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我”

在城市中的边缘地位和内心落寞，也反映了社会

的阶层分化和不公，丰富了小说的社会批判内涵。

其次是估衣铺，“我”为置办衣物，从美租界住

所辗转到英租界五马路的估衣铺，这一过程不仅

体现了经济困窘——偌大的美租界竟买不到价格

合适的衣物，还暗示了城市商业布局与底层人民

生活脱节，进一步揭示了社会的不合理性，强化

了主题。

文章的末尾有这样一段描写：“天上罩满了

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地盖在那里。

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

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像有无限的哀愁蕴

藏着的样子。”[2] 这段话寓意深远。社会环境虽

然如同厚重的云层般压抑沉闷，但总会有星光穿

透云层。当时的中国有无数苦闷彷徨的青年，但

总会有觉醒者引领他们冲破黑暗，走向光明。这

样的意象引发读者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思考。云层

之上的空间或许就是郁达夫笔下乌托邦般的理想

空间，当作品中的人物逐渐战胜自我、获得新生

时，或许也预示着苦难的中国终将迎来光明的未

来。这就是郁达夫构建的文学叙事空间，“总之，

这是一个以人为核心、起点与终点的想象性空间，

是意义的生发与流动”[9]。

四、结语

“文学作为人类生存境遇的文化表征，任何

时候都离不开对生存问题的关怀，缺少对生存境

遇的深切关怀维度，文学的内在价值与意义必然

丧失殆尽。”[10] 如果说文学是郁达夫抒发人文关

怀的媒介，那么空间则为他提供了想象的场域。

人物的生存境遇在空间中展开，从贫民窟到工厂，

从街道到洋楼，失业知识分子“我”与女工二妹

的生存状态在日常空间中逐渐呈现。《春风沉醉

的晚上》构建了一个多层次的空间结构，物质空

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相互交织融合，展现了

生存与理想的冲突、情欲与良知的博弈。这种独

特的空间叙事艺术值得读者细细品读，以发掘文

本背后的深层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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